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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了。“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
青竹变琼枝。”天空宛如拉开了一层帷
幔，瞬间亮白了许多。空中似乎有一双
无形的巨手，将雪撒向天空和大地，大
约是那手用力过猛，握碎了雪花，使得
六角的雪花成为细小冰粒，如粉似粒。

伴随雪粒的劲舞，抛向大地的是
沙沙沙的旋律，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想
去捕捉一雪落下的倩影，可刚落进掌
心，我还来不及去细看，它瞬间就化为
水珠，只留下晶莹剔透的形象。

雪犹如一见如故的悸动，在空中
盘旋，在庭院漫舞 ，时而紧紧抱住树
枝，时而叩向寂寞的窗棂 。于是，冬日
的情怀在雪的飞舞中就这样荡漾开来。

闭上眼，放空心，屏住呼吸来听
雪。耳边的雪声像是把我推上了一叶
扁舟，顺着时光的长河，飞流直下，去
寻找童年的那块青石板。在青石板旁
边的那棵大树下，我看到了自己正在
和伙伴们一起，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
堆雪人，打雪仗……

那时候的冬天可真冷啊！
嗖嗖的北风吹进教室，整个教室

奇冷无比，全身被冻得瑟瑟发抖，手指
连笔都不能握好，冻僵的脚在桌子下面
还没能轻轻跺一跺，就被老师凌厉的眼
神击退了。教室的窗户上蒙着的那层
塑料上薄薄的热气，完全挡住了外面的
世界，用手轻轻地一笔笔勾画，上面出
现的抽象的图画，就是童年对世界最初

的想象。教室的屋檐下挂了几十根冰
凌，晶莹剔透，像挂起了一扇扇漂亮的
水晶帘子，在阳光下闪着耀眼夺目的
光。下课的时候我们争着掰下来当作
打闹的刀剑，你来我往，冰凌在玩闹中
渐渐变小，最后在手心里一点点化掉，
上课的时候，冻得通红的手使劲揣在棉
袄里，才发觉手指已经没有知觉了。

白菜是家里的看家菜。入了冬，
院子的西北角就会囤很多很多大白菜，
大白菜都是自家种的，一个个经了秋
霜，瓷瓷实实白白胖胖，父亲把它们一
层一层堆积起来，上面盖几张草苫子或
者旧席子防止冻坏。冬天一下雪，单薄
的衣服和寒冷的冬天经常会让我们的
脸上手上留下红色的紫色的冻疮，要么
是湿漉漉的棉鞋和冻得如红萝卜般的
脚丫，蜷缩在屋里的时候，最喜欢母亲
使唤我们去院子里拿白菜。

雪后的天蓝得晃眼，净得令人陶
醉，村里高矮不一的屋顶戴上了厚厚
的雪帽，远方的群山和田野连在一
起。院子里，不甘寂寞的老母鸡大摇
大摆地走着，身后踩出一串串、一簇簇
的满院竹叶，门口的大黄狗蜷缩着，看
见屋里人出来了，抬抬头看了一眼又
埋下去继续睡觉。

扒开厚厚的积雪，掏出一棵白菜，
拍掉上面的冰块和积雪，砍去根部的
大疙瘩，扒掉裹在外面的老叶，母亲接
过来放在案板上，白菜硬邦邦的，发出

“唰唰”的声响，切开的菜叶随即被投
入到灶台那口锅里，伴随着蒙在窗户
上的那层塑料在风中呼呼的一张一
贴，一会儿厨房里就弥漫着白菜味的
蒸腾水汽。

细碎的时光空隙里的那些旧事，
记得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光阴消逝，往
事浮浮起起，在烟波中悠悠荡漾开去。

雪花还在轻轻地飘着。
它飘舞在空中，化作飞天挥动着

衣袂，在天地之间，不着浓墨，用淡淡
的灰白，宛若展开了一幅古典中国风
的山水画卷。然后她又像一双大手，
在她温柔的抚慰下，天地间所有的躁
动都开始安静下来了，大地静谧而安
详，就像一个在母亲怀里睡熟的婴儿，
在这个银装素裹的世界里。

夜静了，外界空了，一切都仿佛没
有了。

冬夜，听雪落的声音，那声音，是
冬的脉搏，是冬的心跳。听雪，隔着一
层东西来听，似乎更有韵味，人在内，
雪在外，似隔非隔，似断非断，时断时
续，若有若无，却心意相连。

静静听雪，品味的是“千树万树梨
花开”的美轮美奂和“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的气势磅礴，感受的是“千门万户
雪花浮，点点无声落瓦沟”的浪漫和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悲壮；也
许，簌簌雪落的声音，更胜于梵婀铃上
奏着的名曲，可是，又有哪一首乐曲能

与这天籁之音媲美呢？
“这世间的美意原有定数。”看中

国古代文人画，多是听雪意境的长卷
书，似乎只有雪可以散发出这种绝艳
的寂寞。

有人说：落雪的声音，是天使的声
音，能听见的人会幸福一生。童年听
雪，是倚在父母身旁烤火、煨红薯，伴
着笑语声声；是躺在母亲的臂弯里唱
着歌，听着故事酣然入梦；那雪在梦里
欢唱，带着芬芳，带着笑，听的是一种
温暖与舒适。成年听雪，听它的孤寂
与自赏，无力挽狂澜的世事沧桑与无
奈；听它的曼妙与空灵，负重前行痛而
不言的沉重与辛酸；听它的自由与任
性，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淡然与逍遥；
听它的一意孤行与我行我素，人生苦
短顺应天命的超然与洒脱……

雪，安静地下着，像轻纱，像烟岚，
像云彩；挂在树上，绕在屋脊，漫在山路
上，藏在草丛中；一会儿像奔涌的海潮，
一会儿像白鸥在翻飞；霞烟阵阵，浮去
飘来，一切的一切，变得朦朦胧胧的了。

人，安静地听着，天和地也安静下
来，在这样无比幽寂的雪夜里，只有我的
呼吸声、落雪声，与这天地融为一体……

泰戈尔的诗中写道：“这本应该属
于一切人的，现在竟成了我一个人的！”

此时此刻，这是你的雪，仅属于你
一个人的雪！

你听雪，雪也在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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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幼在父母的严格教导下刻
苦学习，砥砺成长，独立自主，坚持阅
读，培养气质。她勇于追逐梦想，从浙
江到上海到北京，三度改写命运。她
曾连续13年主持春晚，连续8年被评
为“央视十佳主持人”，连续7年位列
央视挂历女主持人前三，成为名副其
实的“央视一姐”。虽然已达巅峰，但
她只求超越自我，于是毅然选择赴美
留学深造，一年后归来。2016年，主
持《中国诗词大会》，凭借深厚的古典
诗词功底惊艳四座；2017年制作并主
持《朗读者》，再度爆红。随后主编同

名图书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一路走
来，她依靠勤奋努力、积极进取、自我
突破，成为公认的优质女性典范，诠释
了每个女性应该如何成为理想的自
己。她的名字，叫董卿。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每一位迷茫
困惑的女性，如果想活成理想的自己，
都应该读一读董卿。本书温暖讲述董
卿的成长奋斗历程，深度解读董卿成
功背后的秘密，并展示董卿的优雅、才
情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愿你不断
提升自我，成为像董卿一样才情万千、
优雅从容的理想女性。

新书架

♣ 曹树欢

沿着村子右边那条迂回曲折的水
泥路走上十多分钟，就到了郑万高铁
上这个不起眼的小站了。

说是小站，却没有售票厅、候车
室，更没有上上下下的旅客，就连工
作人员也几乎看不到几个。只有两
三幢两层高的白墙灰瓦的行车室和
职工宿舍，一个小院，一个信号塔，剩
下的就是冰冷的股道和铁轨。小站
仅办理高铁快慢车的交会越行，由于
不办理客运业务，小站几乎很难进入
大众视野。

每天，一列列高铁呼啸而过，也许
你刚听到响声时，正在抽半根烟，喝半
杯茶，揉两下眼睛，可当你想去看它
时，它就只剩下一晃而过的身影。高
铁上的人几乎连小站的名字也难看
清，列车就一闪而过，上网百度，也就
一张图片版文字介绍。关于小站的资
料犹如绝密特工的档案，简单而干净。

拐河北，并不是地名，典型的表示
方位的词语。这个越行站位于拐河镇
最北方约十公里，同平顶山市鲁山县
接邻的聚合庄村铁路的西面。这里没
有迷人的风光，只有一片土坡，上面多

多少少长着几棵野树，东边远处有两
三座小山，不远处的山坡下有一个村
庄，偶尔会传来几声鸡鸣狗叫，远远望
去，一缕缕炊烟升腾而起。

冬季干枯的树枝上晃荡着几股刺
骨的冷风，溜达进小站的站房，小站孤
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夕阳的余晖，照
在小站的站房上，也照在呼啸而来、呼
啸而去的白色高铁上。夜晚，高铁飞
驰而来，小站的灯光暖暖地照着，像亲
人带着体温的大手轻轻抚摸着一节节
车厢。也许高铁上坐着的人，他家就
在这里，也许高铁正走在这片生他养
他的家乡，也许他还没看清熟悉而又
陌生的地方，也许他还没有看清自己
的村庄，也许他还没有看清自己家的

房子，过家门也难入，高铁就瞬间而过
了。每天，都有许多个这一刻，两列高
铁短暂的相会相聚后，你走你的，我走
我的，来去匆匆，各奔前程。

每天，高铁带着都市的温度一趟
趟在人们面前一闪而过，清晨到黄昏，
黄昏到夜晚。拐河北越行站像一个热
心却依旧单身的月老，他只会成人之
美，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安排着别人的
约会和见面，安排着高铁间短暂的相
会与越行。只有当地人才知道拐河北
越行站所处的这个具体村庄的名字：
拐河镇聚合庄村。

聚合庄？多么像欢聚一堂，合家
欢乐的简称啊！为了更多人能欢聚一
堂，合家欢乐，拐河北越行站默默无闻

地坚守在这里，沉默如山，沉默到近似
发呆地守望，守望着高铁顺利越行，守
望着初心，守望着旅居他乡的游子，守
望着高铁带来的城市文明。长长的铁
轨静静地躺在那里，无声地向前拉长
延伸着，像一个孤单的人冬夜梦回后
寂寥悠远的思念，像一页页旧台历，撕
开后展入旅程，从熟悉的风景投入到
另外一个陌生的远方。

时速三百五十公里的郑万高铁几
分钟就能穿拐河镇而过。每天，高铁
经过时的巨大声响能传出二三里远，
但人们还是从忍受到习以为常。这十
几公里的铁轨下面，有人们世代相守
的家园，还有那四季耕作的田地，一片
片山林和果园，人们品尝了背井离乡
的滋味，可他们为大家，舍小家，一如
这高铁上的小站，孤独着，奉献着。

郑万高铁拐河北小站，远离都市
的繁华和喧嚣，在孤独寂寞中默默坚
守。像手拄拐杖驻足村口的孤寂老
人，翘首等待着归来的游子，又像死海
边变成盐柱的罗得妻子，在顾念所多
玛，更像一尊安详的大佛，只手撑起一
片平安，默默地守护，寂静的喜欢。

灯下漫笔

♣ 蒋香玉

听雪落故园

《董卿：在时光中优雅盛开》

郑万高铁上的小站
♣ 刘文方

知味

积善读书联（书法） 陈炫光

每次吃饭，儿子总嚷嚷:一定要
有鱼香肉丝，吃米哪儿能少了鱼香肉
丝？！对于鱼香的青睐，不仅仅孩子，
许多大人也乐此不疲。这味鱼香，与
鱼香猪肝、鱼香肉丝、鱼香茄子和鱼
香三丝等一起，从川渝脱颖而出，在
岭南漠北都能见到踪影。

儿子常有一个奇妙的问题：菜里
没有鱼，怎么会有鱼香？其实，川渝
之地，素多湿冷，常以重味提神御寒
除湿。这鱼香味型，源自民间烹鱼之
法，并非味的幻觉，却是泡椒、大蒜、
生姜和葱、盐、醋、酱油和白糖的杰
作。风味神韵，奇妙无比！

有无之间，妙在香气和口味！
比如鱼香肉丝，这香气，源自讲

究的用料。比如大蒜、生姜和葱切成
碎粒，用量要大，是主料的四分之一；
用量也要匀称，两份蒜姜，三份葱。
糖醋不可少，泡椒、豆瓣酱是主角，一
份泡椒、三份豆瓣酱。这香气，是醇、
酚、酮、脂等挥发而产生的独有气味，
在有和无之间摇摆不定，随时准备着
奉献。一经加热，这些香气相互变
换，自然散发出家常烹鱼的香味，实
属自然。如此微妙，悠忽一念触动，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怜爱。

鱼香的关键在泡椒。川渝四季
静风，温湿适宜，适合微生物崭露头
角。微生物聚集繁衍、发酵，引发了
酿造业的发达，形成了豆瓣、酱油、豆
豉、豆腐乳、芽菜、大头菜等品类，老
字号云集。凡烹鱼，必泡椒。这泡
椒，在与空气隔绝的菜坛里，糖类和
蛋白质在媒婆乳酸杆菌的撮合下，生
出脂醇类的芳香宝宝，温暖里，芬芳
四溢，红亮酸辣，解腥提鲜，一派欣欣
向荣的局面。

这口味，固然是食材的功劳，也
是大厨的功德。选肉也讲究，前腿肉
或里脊肉，嫩滑，做出的鱼香肉丝才
不会柴，口感才好。下料也讲究：加
足底油，热锅冷油，滑熟上了浆的里
脊肉丝，定好型，捞出备用；炒泡椒，
出红；放葱姜蒜炒香，下肉丝和烫好
的笋丝、木耳丝；加酱油、绍酒、糖醋
和水淀粉兑好的调味汁翻炒，浇上红
油，鲜香可口的鱼香肉丝出炉。

做这道菜，有两个诀窍：打调味
汁，一定要用玉米淀粉，它有良好的
黏结性、保水性和凝胶性，炒熟后把
原料包裹均匀。加糖，只是为了软化
这道菜，别枝枝杈杈的，硬得扎嘴。
鱼香肉丝的底味是咸的，腌制时不能
加糖。而烹制时加上调味汁，味道才
有层次感。恰似一位老者，和美、稳
重，蕴含着平静，或许，经历了焦躁、
愤怒的执念，才能冲撞出隽永清和，
据说，那叫意味深长。鱼之风味而不
见鱼的妙处，怎可言语道破？

所有的调、辅料，如兄弟姐妹，相
互帮扶，各自成就的同时，再借火势，
生成乙酸乙酯，这便是清香里的醇
厚。高温，完成了味的互变，把“可
口”和“喷香”凝聚在一起。有无相
生，却洒脱相成，成就了南北认同的
鱼香味型。有无之间，磨平了各自的
棱角，微甜、小甜、稍辣，醇厚里，滋味
分明，相互融合又互不抢戏，咸甜酸
辣兼具，葱姜蒜香浓郁，这种复杂里
的组合，才是鱼香的精髓。

这味菜的出神入化，更在于它的妙
用，佐以治疗儿童缺铁性贫血。缺铁，
可导致小孩子抽筋，梦中惊醒。鱼香肉
丝里，满满的铁元素，不失为补铁的美
食，既保健，又饱腹，乐趣自然横生!

“青山缭绕已无路，互见千帆隐
映来”，峰峦叠嶂，路在哪里？！猛然
间，千帆若隐若现，从远处驶来。无
鱼，却有鱼香；“有无之变，更出迭
入”，或许，这就是王安石所言的有无
转换之趣吧！

鱼香之妙
♣ 张富国

冬夜，天寒地冻，有一炉火可抱，是幸福的。
如果窗外正飘着小雪，这幸福便会放大很多倍。
雪在这时，是来助兴的。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
饮一杯无？”白居易对来访的朋友刘十九说，我家
新酿的米酒还未过滤，酒面上还泛着绿泡呢，你闻
闻，香不？那个红泥小火炉上，酒已烫得热热的。
你看，外面天色这么阴沉，晚上肯定要下雪，你留
下，咱俩喝一杯？

我想刘十九一定会留下的，喝个一醉方休。
白居易的小火炉是专门烫酒的。我老家乡下

的火炉，是用来炒菜做饭取暖的，当然，也可以烫
酒。父亲在世时，晚饭时总是会喝上一小杯自家
酿的地瓜干酒，酒在炉上温着，香气氤氲。我馋，
偷偷抿一小口，小脸立刻皱成了核桃，太苦。

炉火烧得旺，烟筒底部都红了。父亲要吸烟，
歪下身，凑近烟筒，滋地一下就能点着。窗户的玻
璃上湿漉漉的。我用手指在上面写字，或画画。
炉火烧得旺，不仅是煤好，炉膛也“套”得好。套，
就是用黏性大的泥土，掺上碾压过的麦秸，浇水搅
拌后，糊在膛壁上的。

这需要技术，同样的泥巴，有人套的，火焰蹿得
老高；有人套的呢，就总是压火。这方面，父亲是村人公
认的好手。秋末时，纷纷来请父亲去他们家套炉子。

炉火上的铁锅里，咕嘟嘟炖着的，大多是白菜
粉条，或者土豆块，有时会杂着些肥肉片。一家人
在炉边坐下来，围着吃火锅。菜的热气，在灯光里
袅袅升腾。猫偎在炉边，时不时喵呜一声。有时离
炉子太近，毛都烤焦了。它会哇地一下跳起，奔到
一边去，等一会儿，又颠颠地回来，在老地方卧下。

雪在外面，扑簌簌下着。整个院子，慢慢就白
了。看家的狗，隔上一会儿抖一下身子，将雪甩下
去。它不如猫，猫能进屋，它不能。

屋里的一缕灯光，从门缝里挤出来，将白的
雪，照得亮亮的。

这时，如果院门吱呀响，有人来，狗汪汪通报，
主人会出房门迎，来的若是爱酒的汉子，进了屋，很
可能就在炉边挤一挤坐下，温热的酒倒上，端起来，
两人酒杯一碰，“喝？”“喝！”一扬脖，酒下肚了。肚
子热了，嘴里的话就多了。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要等上很大一会儿，屋里那个来访的人，才摇摇
晃晃出屋门。地上已是一层雪了，他嚷着“别送别送”，
然后在雪上留下歪歪扭扭的脚印，直往大街上去。

许多年后，我在城市的冬夜里，总是会怀念乡
下的一炉火、一场雪，我这样怀念时，炉火和雪光，
总是会照亮我绵绵的乡愁。

红炉小雪照夜白
♣ 曹春雷

聊斋闲品

圣衍脸色涨红，低声道：“孔方兄
见笑了——出路，不就是死路吗？”

孔方却一脸正色，摇头道：
“非也，非也。以小弟来看，沈兄
出路还真不少。小弟监工之余，
亦给报馆写稿，正写到此处，不妨
跟沈兄商榷。”他放下杯子，拿起
信笺，朗声道：“其一，曰从政。敢
问兄台可有功名？”

圣衍长叹一声，艰涩地摇了
摇头，孔方满脸憾意道：“这就难
了，且不说他。其二，曰从幕，兄
可有意乎？”见圣衍还是摇头，孔
方继续道：“其三，曰从军。眼下
朝廷编练新军，亟需兄台这样的
读书人充任军官，俸禄还是相当
优厚的。还是不愿吗？其四，曰
从教。科举废了，学堂还是要建
的，兄若是熟读历代典籍，谋个教
职也属分内之事。其五，曰从
文。当前新式报馆风行于世，沈
兄可作文售卖，也不失为读书人
之举。其六，曰从商——不过若
没我这孔方兄，实在是件难事。”

圣衍虚弱地苦笑，没有回答
他，却道：“敢问孔兄，何以取了这
个名号？”

孔方一愕，随即大笑道：“还

不是交友不慎！当年初到贵国，
央一位同僚取汉名，润笔被索去
不少，却给我取了这个名字，表字
还是阿堵！小弟一开始还不知，
逢人就说在下姓孔名方，字阿堵
——后来实在觉得不雅，才将表
字改为森涛。”

圣衍知道他是在有意说笑，
心中泛起一丝暖意，话到嘴边却成
一叹，道：“孔兄好意，在下心领了，
不过兄台适才所言出路六条者，对
在下而言，却无一是处。从政就不
说了，在下惭愧，连生员都未考下，
哪里轮得到三十多岁的童生从
政？从幕也好，从军也罢，有违家
训祖命，也行不通。从教看似正
经，但新式学堂里教的都是西洋之
学，在下驽钝，只懂得圣人之道，怎
敢误人子弟？至于从文，在下倒是
看过几份江南传来的报纸，那些公
案淫狎的文章，在下实在是做不
来，就算做得来也不屑做——”

“正好，那就索性从商了吧！”
孔方拊掌笑道，“贵国四民中商为
末流，小弟一直认为，这实在是不
可思议。兄若有心经商，小弟倒
是颇有些拙见，可以资斟酌。”

说实话，圣衍昨晚跳河之前，

从未有过一丝商贾之念，不然但
凡有一丁点出路，也不至心死。
经眼前这位金发碧眼的洋大人一
提，祖父尚得当年在密县开窑的
事情，竟一股脑全上心头。圣衍
便心酸一笑，道：“孔兄错爱，不知
有何主意教我？”

孔方眼睛一亮，道：“卢汉铁
路，沈兄可听说过？”见圣衍茫然，
孔方哑然笑道：“朝廷自乙未年筹
办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到汉口，以
黄河为界，由湖广和直隶南北各
自兴建，于中点交会——沈兄可
知这中点在何处？”

圣衍皱眉，喃喃道：“卢沟桥，
汉口，黄河——难道是在郑州？”

“不错！就是你我脚下这郑
州。”

圣衍难以置信道：“郑州？为
何不是开封？开封才是豫省省治
所在啊！”

“这个——”孔方略一皱眉，
笑道，“其中牵涉太多，一时也讲
不清楚。卢汉铁路并不只到汉
口，还有粤汉铁路，待建成之日，
京师到广东一路可达，郑州是重
要一站。不只是卢汉、粤汉，汴洛
铁路也修建在即，同是与敝国共

建，第一期是开封到洛阳，将来往
东修到徐州、海州，往西修到西
安、兰州。未来的大清，两条铁路
一条南北、一条东西，就在郑州交
会——按照我们洋夷之人的说
法，这就是一个震古烁今的十字
架！这是天主的恩典！”

孔方越说越激动，竟情不自

禁地站起，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圣衍似懂非懂地看着他，一时间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孔方平静了
一下，道：“小弟适才所言，沈兄或
许明白，或许不明白，这都无关紧
要。沈兄只消知道，不出十年，郑
州绝非今日之貌！若沈兄有意从
商，小弟愿助一臂之力。”

圣衍呆了半晌，方才道：“孔
兄错爱——以兄之见解，做些什
么生意好？”

孔方笑道：“这得看两条。一
个是本钱，一个是手段。沈兄若是
信得过在下，就请直言相告，府上
能用来经商的本钱，究竟有多少？”

孔方话音刚落，圣衍就毫不
犹豫道：“黄金二十两。”

孔方一愣，不由得重新打量
一下圣衍，笑道：“不想沈兄还是
富家翁啊！”

交谈多时，圣衍神态渐渐平
和，听孔方这么讲，微微一声苦
笑。的确，光绪年间金贵银贱，大
清又是以银为主币，二十两黄金，
以官银价可兑库平银近三百两，
若是黑市还能更高。而在郑州十
字街盘下一个临街铺面，也就用
银五六十两而已。如此一笔巨

款，也难怪孔方会意外。圣衍知
道此言既出，再无丝毫踌躇之处，
便慢悠悠道：“本钱，或许已够，不
知孔兄所言手段，是何意指？”

从 孔 方 那 里 出 来 ，已 是 未
时。圣衍回到城东罗家胡同，叫上
儿子徵茹，顾不上跟周氏交代什
么，父子俩便直奔关帝庙骡马行，
破天荒选了头健骡，套上车，出东
门直奔中牟方向而去。东门外就
是汴郑官道，宽约一丈，碎石铺路，
几年前两宫经此回銮，特意拓宽整
修过。出城不久，两边就是漫天
地，密密麻麻种的都是夏玉米，正
是收割季节，不时能见玉米地里有
人出入。徵茹那年虚岁十六，个头
跟圣衍差不多了，只是眉梢眼角还
是一派青涩之气。圣衍催骡赶车，
徵茹坐在父亲身边，一只手紧紧攥
着他的衣角。昨晚圣衍一宿未归，
徵茹和周氏吓得一夜没合眼，鸡叫
头遍，徵茹就出门满城地寻父，寻
到晌午忽地心里一抖，掉头奔到家
里。推门进去之际，周氏眉目呆
滞，正往房梁上抛绳子，已是必死
的心境。徵茹救下周氏，娘俩抱头
痛哭一番，正哭着，圣衍倒自己回
来了。他原本一肚子话想问，圣衍

却根本不停脚，拉着他就出门上
路。徵茹此刻困饿交加，路上又颠
簸，可怜他半大小伙，坐车赶路竟
是头一遭，没跑出十里地，便头晕
眼花，腹中翻滚如沸水，再也忍不
住，软绵绵叫了一声“爹”，便一头
栽倒在车下。

等徵茹缓过劲来，已经又是
十里地过去了。圣衍还在赶着
车，想来方才未停下片刻。见儿
子慢悠悠坐了起来，圣衍松了口
气，从怀里掏出两个烤玉米，递给
他道：“路边跟人寻的，先垫垫。”

徵茹接过玉米，捡了条命般
朵颐大嚼，圣衍又道：“见了你太
姥爷，好好请安。”

徵茹啃着玉米，脱口而出道：
“那我二叔、三叔呢？”

圣衍的脸色忽然沉了下来。他
侧对徵茹，看不清表情，只是隐约居
然有了些狰狞的意味。徵茹的心剧
烈跳动，不敢再问。于是一路无
话。到了官渡镇，天也擦黑了。快
到三义家时，圣衍突然拉紧缰绳，徵
茹身子一歪，没等他坐稳，却听见圣
衍从未有过的冰冷的声音
道：“要是你二叔犯混，动
手的时候，帮你爹一把。” 6

连连 载载


